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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火趣 □ 仲维柯

谶纬术士：儒家的叛逆弟子 □ 高晓亮

我们在城市里的亲戚 □ 丁小村看叶子也能感觉幸福
□ 刘 君

流年碎笔

读史札记

1
一只小甲虫闯进了我家的厨房，它大

概迷了路，趴在墙上一动不动：这是它自我
保护的一种方式，在它的生存环境中，种族
的天敌很多，每一刻都面临生死危机，它用
这种假死的方式来迷惑敌人，获得逃生的
机会。

我妈去捉它的时候，它就立即掉落在
地上：蜷缩成一小团，像是真的死掉了。我
妈把它轻轻拈起来，打开厨房的纱窗，放在
外边窗台上，不到一分钟，它就飞走了。

对于所有来到我家的活物，我妈都十
分友善：一只甲壳晶莹的金龟子，一只斑点
绚丽的瓢虫，甚至一只讨厌的蚊子；一个收
废品的老人，一个送水工，一个走错了楼层
的陌生人……多年来我们移居一座城市，
住进楼群中的某一座，经常让我想起古老
的森林祖先，他们在树上建起居室，清晨起
来，朝树下走过的邻居们打个招呼：这些住
户都是自己的亲戚。

我妈经常会把站在门口的陌生人请进
来，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倒上一杯茶和
对方说话——— 在她看来，这些来到我家的
陌生人也和飞入我家的陌生虫子一样，都
像是亲戚。

2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我们几乎没有什

么血缘亲戚，来我家的除了我们的好友，就
是别的陌生人。飞错了地儿的虫子们，它们
可能也是这座城市的寄居者，跟我们差不
多。

我们像别的子女一样教育七十多岁的
老娘：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别把陌生人请进
家门，因为并非每一个站在你家门口的陌
生人，都是怀着善意的——— 在一座人口拥
挤的城市里，入室偷窃、行骗乃至抢劫的
人，比阴暗角落里的老鼠和蚊虫狡猾凶狠
得多。

但这一课对我妈是无效的：她依然放
一些陌生人进我家，也同样把一些美丽或
者丑陋的蚊虫放生出去。在她心目中，任何
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的亲
戚，理应受到亲善的对待。

每天中午和下午，我妈都会摆上这样
一桌盛宴：洒在地上的米粒豆粒，剩下的米
饭或者土豆，菜叶子……都被她收拾起来，
放在厨房窗台上的碗盘里——— 不到一会
儿，几只鸟儿聚在这里，悄悄享用这顿美
餐。

我十分怀疑城市里的鸟儿们都发生了
生物学意义的进化：它们在我家厨房窗台
上聚餐，却不像我在乡野里看到的那样，叽
叽喳喳吵吵嚷嚷，就像我们人类的酒
局——— 不吵不闹没意思。

这些鸟儿们悄悄地进食，很少发出吵
闹声。

我偶然发现了我家窗台上的饭局，这
些食客们聚在一起，像是家养的，它们十分
讲究礼仪，你一嘴我一嘴，不争抢不打闹。

麻雀像是一群天性活泼的孩子，鸽子
们则像是一群穿礼服的绅士；还有像八哥
的黑色鸟儿，就像一个独行侠客；有不知道
何处来的山雀，是一些漂亮的野丫头……
这些亲戚们天天在我家窗台上聚会，它们
把这当成了客厅，我妈早已经在沙发上打
盹儿：随你们自便。

也只有亲戚才有资格受到这样的对
待：你们来了，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吧。

3
我上下班的途中，会走过几条有树的

街道，街边种植着香樟树，有着挺拔的树
干、绿云般的树冠。走在这些高大的香樟树
下，能嗅到原生的草木的清新气息：这是一
种自然生命的气息。樟木有一种特有的香
气，让人感觉呼吸顺畅，是美好的享受。在
秋天，樟木的果子成熟了，掉落在街面上，
整个街道都散发出一种果酒的醉人气息。
我捡起一个樟树果子，它是紫黑色的，像所
有熟透了的野果：甜香发酵，有了酒味。

一阵扑簌簌的响动，更多的果子啪啪
掉落在街道上，从香樟树绿色的树冠里，飞

出了一群鸟儿，它们可能是麻雀，也可能是
别的群居鸟儿，它们离开饱餐的宴席，像云
一般漂浮在城市的低空：我顿时惊呆了，我
从来没发现，这城市有了这么多的鸟儿。

这算是忙碌劳累的城市生活中的一刻
惊喜，由于我们补种树木，鸟儿多了，它们
是我们的亲戚，它们愿意和我们生活在一
起。

4
按照一种现代演化论观点：我们人类

占据的这座星球，最终可能会被大自然收
复。到那一天，我们人类灭绝了，我们这些
人造工程——— 城市，公路，工厂和大坝，军
事设施和博物馆，纪念碑和科技馆……都
将被别的生命占有并且消化，直到那些不
知名的草木、进化了的虫鸟和兽类……乃
至能吃塑料的微生物，它们占据了我们的
地盘之后，开始进行另一个时段的生命自
然循环运动。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结局，很可能它
将变成真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这么想象，
当然也更不愿意去产生一点怜惜感：对一
只在城市里奔命的小虫子、小鸟儿。

只有我妈用最朴素的行动给我上了一
课：善待这些亲戚，我们在城市里居住的时
光，可能感觉会稍微好一些。

祖父说，这孩子“五行缺火”，乳名就叫
“炎”吧。“缺火”这一说法也许是真的，我打
小就对火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祖母却告诫我：“玩火会尿床。”
尿床可是一件极为倒霉的事儿，特别

是在冬夜。龟缩着身子，唯恐碰着那片阴
湿；倘若一不小心碰上了，一股彻骨的凉刺
入骨髓，让人连打几个寒战。

但是，当和几个玩伴冒着寒风疯到野外
的时候，祖母的话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火柴，是我们预先准备好的。用小铲子
在山坡上掏个方形灶膛，在顶上开个圆形
烟囱；枯叶引火，干枝主烧。不一会儿，那小
烟囱里便冒出了缕缕青烟。

灶内的火越烧越旺，将上面的土烧得滚
烫滚烫的，我们便将一双双小手捂在上面；
手热了，就紧紧贴在冻得发紫的脸上、脚上。
就这样，火的热量传给了土，再传给了我们
的手，最后传到几乎要冻僵的脸上和脚上。

我们守着火玩了好些时辰，第二天竟
没尿床。我有些怀疑祖母的话了。

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更长，更冷，没
空调少暖气的人们漫天里寻找有火的地方。

夜晚，生产队的牛马房里倒是有火。
记忆中队里的牛马房是一溜通堂石头

屋，麦秸覆盖，只有屋脊处苫着一排脊瓦。
进门一间是饲养员居住的地方；左右两间
放有木架、石槽，是牛马进食的处所。

夜幕降临，饲养员老木将前一天从石
槽里清理出的草渣子在院子里晒了，堆放
在床前席子般大小的空地上，随即点上那
盏煤油灯，单等来取暖的人们。

附近的老老少少缩着头，扎着腰，拖着
破棉鞋，带着对寒冷的恐惧踏进门来。

见人来得不少了，老木拧开煤油灯盖，
轻轻往草渣子上滴上几滴煤油，随后掏出
火柴，刺啦一声点燃后，放在沾有煤油的草
渣上。一团火球骤然升起，草渣子被烧得哔
哔叭叭直响。

被牲口吃剩下的草渣子细碎、硬实，不
易燃，当那小片沾有煤油的渣草烧尽时，火
苗也就退去，只留下不停升腾的白烟。也就

半袋烟工夫，大家面前的那摊渣草表皮全着
了，各处的白烟汇成一个巨大烟柱冲向乌黑
的屋顶，受阻后又俯冲下来，撒得满屋都是。

烟雾模糊了大家的脸庞，模糊了牛马
的身形，耳膜里流淌着的只有牛马吃草的
沙沙声。

人们把这种取暖方式叫“熰火”。所谓
“熰”，即冒烟、不起火苗地烧。也别说，在那
段柴草金贵的岁月里，农村这种取暖方式
很普遍。

老木挥动火棍，这边挑挑，那边压压，
那摊草渣子竟能熰到后半夜。

老木孤独一人，以队里的牲口院为家。
他天天这样“玩火”，也许晚上会尿床吧。年
幼的我常常这样想。暖阳融融的当午，夕阳
西去的午后，只要我发现牲口院的晾条上
有老木的被子，都会走近瞪大眼睛观察，可
从来没有发现他在上面画下的地图。

至此，我彻底怀疑起祖母的话。
有时，大人们给我们买“滴答急”(一种

点燃后会迸发火星的条状小烟花)和各种
灯笼还鼓励我们玩火。甩着点燃的“滴答
急”快速旋转，提着鱼样灯笼跳下小桥，我

们玩得不亦乐乎。旁边，前来观赏的大人们
满脸是笑，似乎从来不知道有什么“玩火尿
床”的话。

天冷农闲，大人们常常玩“火花”，规模
比我们可大多了。

他们将各家不用的破锅收集起来，用
锤子敲成碎片，混同木炭压紧压实后装进
一个球状铁笼子里。取来一小段粗铁条，一
端拴住铁笼，一端接在一条牛皮绳上。夕阳
刚刚落山，他们当街放上一个大石环；再取
来一根三米来高的木棒，一端拴上皮条绳，
一端插进石环眼中。看看天越来越暗，领头
的说“咱点火吧”，一高一矮两个粗壮后生
围着木棒相向而立，四只大手一上一下紧
紧抱住怀中木棒。

铁笼在油脂的帮助下燃了起来。
一声“起”，领头的将那火球抛向空中。

两后生接到指令后，便用力将怀中木棒旋
转起来。在绳子的牵拉下，火球在空中匀速
作圆周运动。

火借风势，笼中木炭开始点燃。看着摇
棒子的后生力量有些乏了，下一组高矮组
合便虾腰钻进去将他俩换下来。

换到第三组，领头的说，也该下“花”了。
话音未落，一朵“小花”从笼中飘落，溅到近
处的石墙上，既而迸出数朵更小的“花”。

“伙计们，下花了！摽起棒子晃呀！”
人们退到更远的地方。藏在笼内的铁片

被木炭烧成了铁水，纷纷脱笼而出，重重地
摔在坚硬的石墙上，既而溅向空中，化作万
点星斗；甩出的铁水越多，星斗越密，最后就
连摇棒子的后生也被掩藏在这漫天星斗里。

我想，在这欢快的冬夜里，即便是在旁
边观看“铁花”的祖母也定会忘记了她曾经
说的话。

然而，对于火的恐惧，我也曾经有过。
那年冬天，后街的疤瘌头家着了火，火

苗穿过屋脊，梁头瞬间倒塌，整个屋子浓烟
滚滚，周围救火的人根本近不了身。那场大
火，烧死了疤瘌头八十老母亲和三个月大
的小孙子。

祖父经常谈起他干奶奶(曾祖父的奶
妈)家那场火灾。那是1947年腊月二十八，
老人由于吸旱烟，不慎燃着了粗布门帘，既
而引着了屋梁，火势蔓延到整个屋子。更可
怕的是，当天北风呼啸，火势由北向南蔓延
了三户人家，三家人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家竟化作一片灰烬。

当时，曾祖父家过得还算殷实，为报答
奶娘哺乳之恩，已经做了东家的曾祖父派
人将三户人家叫到家里居住，直到为他们
盖起了新房子。

现在想想，那时的屋子几乎都是草房：
木梁上铺秫秸，糊上一层泥后再苫麦秸。不
仅如此，屋内里间、外间相隔的是秫秸秆，
通口张挂着一垂到底的粗布门帘，墙壁上
密密张贴着年画。倘若在这样的房子里点
上一把火，那后果想都不敢想。

而今，祖母早已不在人世，甚至她的音
容笑貌都变得模糊起来；而那句“玩火会尿
床”的诫语，我始终清晰记得。诚然，这是一
句哄孩子的谎言，甚至谎到荒唐可笑，可现
在想来，又觉得异常温馨而美丽。

是呀，小孩子玩火很危险，特别是在天
干物燥的冬天。

圣人难料身后事。
孔子生前绝对想不到他呕心沥血的研

究成果《春秋》，会被后世再传弟子改造成
解释谶的神学。

第一个更动孔子理论的是汉武帝时期
的董仲舒。他一方面成功建议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亵
渎儒学。在他的《天人三策》中原载有两段
话，大意是说：我老董谨慎地按照《春秋》中
的记载，全面深入地研读了前代旧事，结果
很是可怕！如果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
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
醒；如果不知道醒悟，天会再生出一些怪异
的事端来警告和恐吓；若是还不知道悔改，
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我还听说受到
天的垂青的人，天会让他得到天下而成为
王，这必定是人力不可为而自然却能达到
的事情，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
都同心归顺，就像儿女归顺父母一样，所以
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概括起来，
这些话的核心意思只有八个字：天人感应、
君权天授。

到了东汉，有些术士与儒士把董仲舒
的理论更新升级，硬生生地编造出一套惊
世骇俗的思想体系——— 谶纬。通俗地说，谶
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
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外在表象
或图、或文字、或图文，因此，称这三种形式
为谶符、谶语和图谶。纬则是解释谶的说明
书，只不过有些故弄玄虚罢了。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28岁那

年，在宛城卖谷子，宛人李通拿出一道图谶
对他说：“上天预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你
何不顺天应道。”刘秀听从，遂将图谶隐语
传给家乡南阳的刘氏宗亲和豪门贵族，他
们便刻意制造出一块书有“刘秀发兵捕不
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赤符为刘秀起事大
造舆论，以此来收服人心。经过数年征战杀
伐，刘秀如愿以偿坐上龙椅。此后，他对谶
纬更是敬若神明，当作理政治世的重要“法
器”。每逢出现日食月食，或者发生地震、洪
涝、火灾等自然灾害时，便下诏罪己，征召
术士查摆天灾异象的原因。当遇到悬而不
决的重大问题，诸如筑造灵台、修建陵寝、
设坛祭祀等无一例外地借助谶言来决断。
更搞笑的是刘秀竟然把信奉谶纬与否作为
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并于公
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经学定
为“内学”，儒家经学称为“外学”。有了内外
之别，自然就有了高低之分，谶纬由此坐上
了东汉文化的主宾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因为刘秀信
奉谶纬，以身垂范，所以，无论是达官显贵还
是平民百姓，日常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筑墙
挖厕、秋收冬藏都要看谶行事，以至于京城
内外、社会各界，研究占卜学术、钻研奇文异
数“蔚然成风”，图谶文化“空前繁荣”。江湖
术士、名望方士从中看到巨大商机，“谶纬强
化培训班”“经学高级研修班”“神学速成班”
犹如春天的原野遍地开花，进去的是大儒
士、小儒生，出来的却是奇术士、神方士。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这样两个

怪力乱神故事，不妨先来看看。
巴郡阆中人任文公，在汉哀帝时期做

治中从事。有一年气候异常，持续干旱，他
向刺史报告说：“五月初一，定有大水灾害，
现在祸害期限将至，不可不防，应叫官吏和
百姓早作准备。”刺史嗤鼻一笑，没有理睬。
任文公懒得解释，便独自准备了一条大船，
将紧要物资搬放到船上。一些邻里乡亲听
信了任文公，也早早做起防备。预言的前一
天，任文公急命家人和乡亲撤离，并派人报
告刺史，刺史仍然一笑了之。那日正午时
分，天北云涌，不久大雨滂沱，至傍晚时，河
水暴涨十余丈，冲毁农田、房舍无数，数千
人受害。任文公因占卜术而扬名。

汝南宋人郭宪(字子横)，光武帝时任
光禄勋。公元31年，郭宪跟随刘秀巡游南
郊。正在兴头上，他突然回顾东北方向，拎
出随身带的酒壶，猛灌一口，喷了三次。同
僚对他的诡异举动大为不满，立即奏请刘
秀治他不敬之罪。刘秀也很奇怪，就垂询其
中缘故，郭宪回话说：“齐国失火，所以用酒
压之。”后来，齐国还真的上报朝廷说发生
了大火灾，日期竟然与郊游之日分毫不差。
因此，刘秀称赞他说“关东觥觥郭子横，这
话一点不假。”

真不知道范晔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笑
没笑，反正我忍不住笑了。发笑的原因是觉
得任文公、郭宪的本领实在太强大了，上能
感应天意，下能消弭灾祸，简直是神话般的
孙大圣嘛。的确，他们是神话，是生在千年
之前、活在谶纬这片迷幻天地里的神话。所

以，范晔给后世打了一个哑谜，篇末特例不
作评价，不置可否，只讲些故事，给点提示，
由你自己去体会。于此，有智者说：英雄生
传奇，术士生传说。

有时候，觉着一种社会现象或一种文
化好比被光鲜衣物包裹的身体，只有剥光
外衣，才能看清最真实的身体。对于谶纬
文化，着实不敢恭维，你想呀，病态的社会
岂能长出健康的文化？不健康的文化又怎
能澄清世风、教化百姓、推动时代进步？历
史学者鲍鹏山评论说：“像图谶这样的文化
垃圾，几乎毫无正面价值，它既不能提高人
们的认知水平，也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
平；既不能有益于认识自然，也不能有益于
认识社会。它本身既不是知识与智慧，又不
能启发我们去发现知识、增长智慧。它只能
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手段。”

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序言里
说：“孔子不讲怪、神之类，很少谈到性
命。有时提到结尾不讲其来源，有时转弯
抹角说说大意，就是让人们照着做，而不
让人知道其中的道理。”言外之意，孔子
不相信鬼神，也不希望弟子们去研究、信
奉。然而，他的后世不肖弟子却热衷谶
纬，把他的经学理论神化，行走于朝堂，游
历于乡野，像一台台没有遮盖的“渣土车”，
沿着历史的辙痕，一路走，一路撒，弄脏文
化千年之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学的进
步，时代的文明，这些撒落在历史路上的垃
圾逐渐被清扫，送进了垃圾处理场。

看叶子也能感觉幸福？
这不是矫情，如果你也经历

过那种既虚脱又充实的疲惫。
就像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高

压准备之后，在卷子上密密写了
三个小时，终于走出考场。

就像好不容易连夜赶出一篇
大稿，检查了三遍确保没有错别
字后，按下发送键。

就像在网上看到志愿者顶风
冒雪，逆风前行，十几个人在雪
地里合力把一车防疫物资送到学
生公寓时。

就像电影《心灵奇旅》中的
“22”，经历了匪夷所思、疲倦
的一天，坐在街道旁，看空中飘
下的叶子，就感觉满足和幸福。

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那你
可能像电影中的另一位JOE，折
腾一整天，在地狱和天堂中几进
几出，最后终于赶上演出，圆满
成功。可当他走出俱乐部时，却
感到空虚，就这？就这？他为这
一天已经等了半辈子，以为会有
所不同。

这时候，女爵士音乐家说了
一个故事。一条小鱼游到一条老
鱼身边说，“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称之为海洋的东西。”“海
洋？”老鱼问，“你现在就在海
洋里啊。”“这儿？”小鱼说，
“这儿只是水，我想要的是海
洋。”

原来，我们一直心心念念寻
找的东西，竟然是日常生活的点
点滴滴。灵魂需要的“火花”不
是目标愿景，天赋梦想，不是到
达某一个目标，跨越某一座高
峰。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走走
路，看看天空，和家人在一起，
朋友偶尔聚聚。

被这个电影吸引，和几年前
的《寻梦环游记》一样，它们一
个讲死，一个讲生。

你明明知道它只是一个动画
片，但你忍不住地流泪与欢笑。

你明明知道它在讲道理，但
姿态一点也不高，像小时候睡前
听的童话，听着听着柔暖的幻梦
潮水涌上，覆盖你全身。是一种
彻底的温柔，对成年人和孩子一

视同仁的温柔。
什么是死去，当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记得你时，你将彻底
消失。什么是亲情的意义，“天
各一方，你仍在我心底”。

你明明知道它在提问题，但
并不向你要答案，只是轻轻地提
醒，想起来了吗？我们平日都遗
忘和忽视了什么？每一天的日出
日落，每一顿简单也能吃饱的饭
食，每一小时里要做的事情，每
一秒呼吸，生命的美妙在于感
受。树叶、光线、吻过脸颊的
风。

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
兰克说过，不要以成功为目标，
你越是对它念念不忘，越有可能
错过它。因为成功如同幸福，不
是追求就能得到。它是一个人全
心全意投入，并把自己置之度外
时，意外获得的副产品。

对于写作之人，谁不希望自
己的作品有人阅读，能引起关注
与共鸣。

可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
者都清楚，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
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
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
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
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真正热爱写作，而且进入创
作状态的人一定会有这种微妙的
体会，不由自主地与构思情节中
的人物交流对话，他们有着别人
的形象，发出的却是自己的声
音，你沉醉其中，物我两忘，就
仿佛进入了电影中出现的那个神
秘地带“The Zone”，忘记了时
间的流逝，不知道辛苦和疲倦，
最最重要的是，你体会到了幸
福，感受到了愉悦。

看一眼日历，2021已经过去
两周了，院子里还残留着第一场
雪的痕迹，都说今年冬天比往年
冷得多，戴口罩反而多了一层保
暖，就算那艘伍德斯托克彩色帆
船不会来，我们也一定会在属于
自己的平凡日子中获得幸福。

他山之石

小说世情

拾垃圾者
□ 李汉荣

庞大的垃圾堆上，挤满了拾
垃圾的人，如同体面的生存舞
台上，充满着或明或暗的激烈
争夺，这垃圾堆上也似乎有竞
争 ，沾 满 污 物 和 病 菌 的 手
们 ，这 些 卑 微 的 沉 默 的 手
们 ，也在为着比别的手多捡
到一点 可变成钱 的物件，而
飞快忙碌着、扒拉着。

见到此种情景，我的心里
泛起很复杂的情绪。

我首先为他们难过，他们
的生存是如此不容易，如此艰
辛。像样的生存位置和机会，
都被那些有力的、敏捷的手
们占据了，他们的手，只好
伸向生存的边缘和荒郊，在
别人生活的残剩物里寻找生
活 ， 捡 拾 零 星 而 微 末 的 希
望。

同 时 ， 我 也 为 自 己 惭
愧，面对他们，就想起唐代
诗人白居易自责的诗句：“今
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
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
自愧，尽日不能忘。”

诗里所述对象不同，情景
则大致一样。我有何功德，他
们有何过错，而我却过着相对
于他们堪称体面舒适的生活。
说不定，这垃圾堆里就有着我
过剩下的一部分生活，有着我
抛弃的日子的碎片。他们的手
上，也许就沾着我制造的秽物
和病菌。念及此，我觉得对不
起他们。我还想到，与这些拾
垃圾者相比，貌似体面的我，
真 的就比他们 有价值吗 ？未
必。也许，我不仅不比他们有
价值，而是更没有价值，他们
比我有价值得多。

不妨做个简单的“比较研
究”：从专业上讲，我做文字工
作，他们做垃圾工作，今天，我
写的那篇或多篇文字，即使发
出来，印出来，顶多也就占据
点版面，浪费些纸张，对世道
人心的改良和提升并无大用，
更无传世的可能，转眼之间就
被遗忘了。这么说来，我写的
那些文字，不是垃圾又是什么
呢？那么，我之写字，只是将纯
洁的白纸变成废纸，只是用伟
大的汉字堆积了些渺小的废
话。我难道不是个制造垃圾的

人？
如果我是个贪婪官人或

无良富人，我很有可能要过穷
奢极欲的糜烂生活，那么，我
将吞掉多少资源，制造多少垃
圾，我的所作所为，不仅暴殄
天 物 加 速 着 自 然枯竭，加剧
着生态困境，而且也败坏着人
性，沉沦了道德。

相反，这些拾垃圾者，他
们过的是低碳、低消耗的清贫
生活，他们很少制造垃圾，也
没有条件和能力制造垃圾，他
们却将别人制造的垃圾捡拾
起来，并细心分类，卖给废品
部门以化废为宝，使有限的资
源循环利用，他们是在代替那
些伤害自然、耗损资源的人将
功补过。他们的工作，不仅净
化着生活环境，而且保护了天
地自然，直接或间接地缓解着
饱受伤害、千疮百孔的地球危
局。

他们，这些拾垃圾者，不
仅创造着经济学的价值，而且
创造着生态价值 ,他们是在为
天地万物积德行善啊。他们于
社会有功，于自然有益，他们
是被埋没了的君子，他们是大
自然里的另一种高贵生物。

那天，我在城郊散步，路
过一个垃圾堆时，看见一位拾
垃圾的中年男人，在路边靠着
装满杂物的三轮车睡着了。他
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透了，有
的地方渗出了白的盐渍。我
本想与他交谈一会儿，但不
忍打扰了他的睡眠，他定然
是困极了。我看了一下他的
面相，长得轮廓分明，大眼
浓眉，脸色是黑一些，有点
憔 悴 。 善 良 清 苦 的 人 睡 着
了，是有点像睡佛的。我又
仔细看了他几眼，不错，他
确实像佛。

我急忙跑到不远处一家
小卖部买了两瓶饮料和一些
水果，轻轻放在他的旁边，
作 为 我 对 这 位 “ 劳 动
佛”——— 这位清贫“睡佛”
的小小供品。

“佛”啊，当你小睡醒来，
看见这“供品”，请你笑纳了
吧，但愿你能感到一点清凉，
一点慰藉，一点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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